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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造业模糊前端创新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前沿领域。 与此同时,在制造业创新的实践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民

营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发展作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如何利用模糊前端创新提升制造业创业企

业总体创新绩效就成了学界和产业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目标。 基于此,本文探求了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企业社会

责任和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在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影响关系。 以 357 家制造业创业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①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③企业社会责任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企业社会责任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与新产品开发

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结论对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模糊前端创新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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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动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在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因此,如
何发扬“工匠精神”,使得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为经济创新发展注入重要创新动力就成了创新创业

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而作为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最初始阶段,模糊前端(fuzzy
 

front-end)的新产

品创新活动将会决定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绩效[1-3] 。 因此,如何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有限资源,
进行制造业企业上游的新产品模糊前端初始阶段的创业拼凑,就成为制造业创业企业维持自身发展,有效

开拓下游市场的重中之重。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模糊前端创新的自然阶段属性[4]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并未在模

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的分类上达成共识,也缺少在资源短缺情况下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对于新产品

开发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 因此,本文将立足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将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在创业拼

凑的理论框架下划分为两个维度: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进而对模糊前端

创业拼凑活动与新产品开发绩效进行影响路径研究。 王兆群等[5] 指出创业拼凑的逻辑是在资源约束和受

411

第 43 卷　 第 8 期 技　 术　 经　 济 2024 年 8 月



限的情境下,如何将可获得及已有的创业资源进行整合与重组,从而使得创业企业更好的发展壮大的过程。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就是在外部环境极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寻
找、利用、组合现有资源,以产生新产品的最初概念,并进一步保障新产品市场化成功的创业拼凑方式。 与

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指出了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这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应该在追求盈利目的的同时,兼顾对社会责

任的承担和对社会共同福祉的贡献。 由于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是制造业企业创业和新产品开发过程的

开端和基础,所以在创新的起始阶段主动加入对于社会总体发展有可持续性益处的创新考量,有助于企业

在长期意义上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实施,并最终有效推动新产品开发的市场成功率。 鉴于此,在制造业

创业企业提升自身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创新程度的基础上,创新成果不仅能推动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

参与和发展,为社会贡献企业的担当,还能进一步更好地为市场提供具有更加全面属性的新产品。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结合模糊前端阶段的不确定性以及外界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从创业拼凑

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探索制造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以及企业社会

责任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还将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

任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和新产品开发绩效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丰富了模糊前

端创新活动研究和创业拼凑理论的商业维度,对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具有实践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
 

view)认为,企业是各种内部和外部、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结合体。 而企业的

比较优势正是来自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资源[6-7] 。 每个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最终都会转化为企业独特的

比较优势,最后形成企业长期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8] 。 在我国创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期经济发

展模式下,如何使得制造业创业企业从模糊前端阶段就获取独一无二的资源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创

新能力? 不论从商业理论还是商业实践两方面进行探讨,都十分重要。 根据 Oliveira
 

等[9] 以及 Chrisitiansen
和 Gasparin

 [10]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的定义,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所有企业

内部和外部、与人相关和不与人相关的资源来生产出可供大规模量产的新产品原型,从而使得产品可以在

新产品开发的下一阶段投入大规模的生产。 而创业拼凑的内涵是指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企业需要创造性

地利用手头的可得以及可用的资源,来应对新产品开发模糊前端阶段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及挑战,来获得更

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11] ;与此同时,在创业的初始导向阶段进行创新有助于创业拼凑更加有效的开

展[12] 。 因此,在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下,为了使企业从新产品开发初始阶段到长期过程中建立一个优化的、市
场可行的新产品开发方案,模糊前端的创业拼凑活动将会扮演决定性的作用。

鉴于先前学者的研究,模糊前端新产品开发活动通常包括了模糊前端机会识别、模糊前端概念生成、模
糊前端外部参与、模糊前端商业战略规划、模糊前端原型开发、模糊前端管理层审查[3,13-14] 。 本文借鉴王兆

群等[5]及李晓翔和霍国庆[15]对于创业拼凑(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的定义,将创业拼凑的要素分为凑合利

用、即兴而为和知足决策三类。 对照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只有模糊前端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概念生

成符合在资源基础观视角下创业拼凑要素的内核要求,原因如下:①相较于模糊前端机会识别和模糊前

端概念生成,其他的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都是在新产品概念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所做的完善和改进活

动。 换句话说,这些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活动需要的资源,已经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阶段通过对外部机

会的识别以及内部新产品概念的筛选、评估过程中被获得并且被进行了确认重构。 而模糊前端机会识别

是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利用资源搜寻,对企业外部市场机会进行凑合利用,从而得到用于模糊前端概念

生成所需要凑合利用的市场机会原材料[16] 。 创业拼凑的凑合利用要素不仅仅指对于手头资源的充分应

用,同时也包括在进行模糊前端概念生成活动时,对于已识别市场机会的重新整合与建构,用以形成最初

的新产品概念。 ②模糊前端产品创新要求企业具备非常高的创新以及创意能力,以应对纷繁复杂且快速

变化的市场需求。 创业拼凑的即兴而为要素可以通过模糊前端机会识别活动来实现,因为创业拼凑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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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而为要素能促使企业快速的把握住市场中转瞬即逝的资源。 而快速的针对市场机会进行搜寻和识别可

以很大程度上缩短新产品开发所要的时间,从而更好地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自身比较优势。 在模糊前端概

念生成活动中,通过即兴而为所重组和强化的创造性概念又可以增强新产品的新颖度和吸引力。 ③创业拼

凑的知足决策要素要求企业不能只考虑将企业的资源最大化的搜寻利用,而更要考虑资源本身的价值和成

本。 正如我国现今对于制造业“专精特新”的提倡,创业企业受制于资源和财务的约束,应当更多地考虑如

何将已经得到的市场机会和产品概念进行最合理的拼凑,深化产品的独特内涵,充分兑现资源的商业价值。
彼得·德鲁克指出商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应该仅仅只关注于公司治理,如何在管理科学的实践中统

一并且发扬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7] 。 因此,本文认为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管理不

应当只着眼当下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利润,而更应该放眼于如何使公司更好地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从
而更好地为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更好的社会价值。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8] 对于企业社会责

任的最新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结合了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商业运作的过程中加入对社会

和责任的关心和行动,来更好地推动企业的发展和成长。 本文认为,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过程中,企业应该

在执行创业拼凑活动的同时,将环保、慈善和员工利益纳入模糊前端商业考量的范围内,来达到和企业所有

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同步,进而增进身份认同和增加企业社会资本。 更进一步,本文认为在模糊前端创新

阶段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能让企业避免在产品商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不可预料的社会信任危机,从而

增强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然而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的模糊前端创新相关研究鲜有将企

业社会责任纳入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范畴之内的。 据此,本文认为在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下,企业社会责

任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社会信任和好感,从而提升企业的无形资源。 将企业社会责任嵌入在制造业创业

企业的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之中,能够提升企业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新产品的合法性,因而减少新产

品开发和新产品市场化的不确定性。
(二)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根据王兆群等[5]的研究,创业拼凑活动是企业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当前

外部市场环境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创业拼凑就必然成为制造业创业企业开展模糊前端活动的必经之路。
依据本文之前对于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的分类和定义,本文认为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

产品概念生成就是在创业拼凑内核框架之下进行的,对于创业资源快速的获得,同时对已获得资源进行重

塑、组合和拼凑,从而形成非冗余性资源组合[19] ,以实现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价值跃升的过程。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被认为是提升企业总体创业绩效的有效方式,因为在模糊前段识别的机会越

多,后期新产品市场化可以供选择的商业化方式就会越多[20-21] 。 在众多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制造业

创业企业更加需要在模糊前端阶段充分开发市场资源,努力保证寻找到市场上一切有利用价值的创业资源

来进行快速的模糊前端的创业拼凑,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 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模糊前端团队应该拥

有充分的自由度和敏捷性来进行模糊前端新产品的机会识别活动,因为不受限制的大量识别机会能够提供

更强的创新拼凑中的即兴而为的能力,从而夯实制造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的创造性团队合作的基础,
并且提升团队合作的敏捷性[14,22] 。 再者,Kuckertz 等[1]展示了机会识别通常包含着高强度的知识和资源搜

寻,因此市场上的资源会通过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的方式被转化成企业内部的有用资源并储存起来,
从而让新产品概念的素材库更加多样,也避免了让看起来不像是机会的资源被错误的丢弃的可能性[23] 。

 

因

此,根据 Ardichvili 和 Carozo
 [24]的观点,不同于有目的性的进行机会资源的搜寻,机会识别是一个不断发掘

新知识和新资源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被发现的新资源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被创业拼凑框架下的

凑合利用准则加以开发并使用。 大量被识别的市场机会能够提供在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中更多

的选择范围,从而加强企业的凑合利用维度。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能够刺激企业将不同的、新颖的新

获得资源充分的链接起来,打通新产品卖点的内在逻辑,讲好新产品的创新故事。 这些在模糊前端阶段建

立起来的新产品创新概念会为企业在后期新产品的市场商业化阶段提供备选的创新营销资源。 由此认为,
高水平的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不仅会对新产品的创新产生正面影响[25] ,同时也会对制造业创业企业的

新产品创新频率、企业创新运营频率和组织创新频率产生正向的影响[26] 。 此外,大规模并且高质量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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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还能够在创业生态系统里创造知识溢出效应,惠及同行业甚至是跨行业的创业企

业,形成更加紧凑并且有分享精神的创新产业生态系统,从而更好地激发创新,推动构建共同向前的企业资

源互惠共赢模式。 因此,本文认为,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能卓有成效的提升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

开发绩效。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是在利用企业自身已有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地消化和拼接由模糊前端新产品

机会识别所带来的新市场资源,从而消除企业内部和外部商业不确定性,用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活

动[27-28] 。 因此,本文认为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应该与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同时进行,以达到不断

优化的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模式。 本文同时认为,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主要由概念筛选和概念评估构

成。 由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所带来的新的市场资源将会在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的过程中被概念

筛选和概念评估进行中被有效地重塑和组合,以达到创业资源利用条件下的知足决策。 概念筛选是模糊前

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的第一步,新产品的最初成熟概念应该从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所带来的大

批量的市场机会中仔细并精确地选择,直到最终确立出生产方式可控并且在成本和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来进

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的第二步:概念评估。 由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包含两个步骤,所以

Sandberg[29]确认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是所有模糊前端创新活动里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同时也是

极为重要的模糊前段创新活动。 因此,本文认为高效率的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将会决定模糊前端

新产品创业拼凑的最终效果。 综合 Eling 等[30]以及 Andriopoulos 等[31] 的观点,本文认为对于制造业创业企

业来说,最高效率的执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的模式是:①在概念筛选阶段更多地运用感性直觉,快速

地将大量被识别的和企业自身的机会资源缩减为可行的产品方案资源库;②在概念评估阶段更多地运用理

性思维,认真仔细地从产品方案资源库里决定最终的模糊前端产品概念。 一个谨慎的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

生成过程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减小合理的新产品创新概念被拒绝的概率。 与此同时,精心策划的模糊前端新

产品概念生成活动还能够有效地减少新产品在后期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从而为顾客带来更多的消费福

利。 据此,本文认为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能够通过对于概念感性和理性的反复筛选与评估,最终

创造出最合适的新产品概念,从而为企业的新产品长远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

成越精准,模糊前端创新过程的整体绩效也就越高[9] ,由此带来的新产品开发绩效也会显著提升。
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对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a);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对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b)。
(三)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与企业社会责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增加。 制造业创业企业除了要

加固企业自身的产品增长优势之外,还要将保障制造业回馈社会并且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

战略任务。 制造业创业企业应当担负起人民所赋予的企业社会责任,把制造产业由“全”向“强”加速推进。
作为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最初阶段,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也必定会对制造业创业企业的企业

社会责任相关的战略措施设定重要的原始基调[32] 。 虽然 Hassi 和 Wever
 [33]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了模

糊前端创新的研究范畴,但是有关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如何具体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措施的理论仍显

不足。 本文认为,在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下,模糊前端新产品创业拼凑活动不单是突破资源束缚的经济创新

行为,同时也是积攒、利用、重组社会资本,以创造普世价值和普遍社会福祉,提升产品合法性,为全社会承

担起具体责任的过程[32,34] 。
一方面,由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的有效资源全部来自市场,而新产品的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所

以消费者也是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最重要的机会源头。 根据 Lee 和 Yoon[35]的观点,企业的企业社

会责任倡议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于企业形象的正面认知,从而最终提升新产品的市场成功率和盈利效

果。 从另一方面来讲,企业在追求盈利目的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除了消费者之外,企
业在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政府、行业友商及行业协会等。 而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满足这些利益

相关者的诉求并不会直接带来经济收益。 但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在规则制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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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上,要求企业坚定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环保、员工利益和慈善等要求。 企业通过在模糊前端

机会识别过程中识别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员工责任、慈善责任和环保责任),能够使得新产品从开发过

程的一开始就具有合理性,进而从长远意义上提升对社会的承诺程度,并最终收获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
因此,制造业创业企业在模糊前端阶段的机会识别活动势必会搜寻到与企业增长利益不相关的企业社会责

任有关信息和资源,而这些信息和资源将会反过来正向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规划和执行力度,进而为制

造业创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制造业创业企业在模糊前端创新阶段生成的新产品概念也将会塑造新产品在进入市场商业

化以后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 联合国 2013 年的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指出,有超过 50%的消费者会选

择将对于社会责任有积极贡献的产品品牌推荐给他人,而消费者也更加相信这些品牌旗下的产品。 此外,
只有不到 17%的消费者会购买那些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上做得不好的品牌所生产的产品。 所以消费者

不再只是关注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而是更加关注品牌产品对于社会福利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产品品牌塑

造的最核心因素,好的产品概念不仅会增加品牌的影响力,而且会大大加深品牌的企业社会责任措施的执

行力度和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当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行业友商及行业协会等)了解到企业的新产

品概念具有对于社会责任的普遍考量之后,也会更加易于与企业进行合作,而合作本身就会使得企业自身

承担更加深厚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企业利益共同体生态位的跃迁,并最终优化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

紧密联系[32] 。 因此,本文认为,制造业创业企业在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中,在打造新奇和具有创意

的品牌概念之外,应该加大对于品牌社会福祉相关概念的筛选和评估力度,进而巩固产品品牌在利益相关

者眼中的地位,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对制造业创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a);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对制造业创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b)。
(四)企业社会责任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创建和完善有助于巩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6-37] 。 而在党的二十

大之后新时代的实体经济发展精神的指导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不能够只考虑眼前,更要往远处着眼,
为“第二个一百年”的强国目标而踔厉奋发。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建就显得更

加弥足珍贵。 本文认为,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下,制造业创业企业不仅需要

在短期内争取到足够的利润以支撑过这段艰难时期,更应在站在长远的角度,加快建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和

社会影响力,为危机之后的健康发展做准备。 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措施的实施不单能够提升企业抵御

风险的可持续韧性,还能够使消费者和其他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者提升他们对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认知度

和接受度,从而在深远意义上真正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参与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制造业产业圈内,企业社会责任对于

新产品开发过程的积极作用也已经在中小制造业创业企业之间达成了共识[38] 。 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

对于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各个相关方面的介入者都有积极的贡献。 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讲,Zhang 等[39] 指出创

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构建措施能够帮助企业员工更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同时,消费者也会更有兴趣与企

业共建更加完满的企业价值观,从而共同推动企业的创新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断跃进。 从宏观角度来论

述,因为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能够使得行业的商业规则得到保护和强化,整个社会的营商环境将

会得到改善,因此行业协会和政府也会在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基础上,提供给企业更加优惠的政

策支持和更有效率的专项补贴。 另外,优秀的制造业创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还能够在行业内部树立

示范带头作用,对于行业内其他竞争者都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
立足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分析,制造业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措施在实施之后所带来的异质性资源更能

够使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脱颖而出,从而散发出独特的比较优势。 Hur 等[40] 指出,消费者对于企业的评价通

常会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和企业的产品可靠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所以,企业的商业资源和企业的社

会责任资源应当被企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Naseem 等[41] 的研究还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

活动还能够显著的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而在企业日常正常运营的过程中,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举措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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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逐渐地丧失原创性竞争力[42-43] 。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对制造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新时代制造业创业企业从 0 到 1 的新产品开发过程不仅是商业上的从 0 到 1,更要在其中融入产品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王兆群等[44]指出,由于新产品合法性与新产品的商业价值同等重要,创业拼凑不一定带

来满意的结果。 因此,本文认为,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通过加入企业社会责任的措施的

要求,必定能更好地增加新产品的合法性,进而推进新产品开发更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从资源基础观的视

角来看,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能够有效地吸收来自各个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诉求,并融合自身的

社会资本,通过构建互利互惠的企业社会责任网络,来增强与消费者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交流和互信,以达到

构筑更强的可持续性新产品开发过程。 因此,在新产品开发活动的前期就嵌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措施不

仅能够最大程度地抵消在后期产品商业化过程中由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可预估的后果。 而且,由于模糊前端

创业拼凑活动是为后期商业化奠定概念基础的过程,在此阶段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措施也会更加节省成本和

时间[33,45] 。 相对应的,本文认为在制造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中嵌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措施

就不再只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义务。
在科技向善、碳中和及共同富裕等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制造业创业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就显得

更为紧迫。 制造业创业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积极参与能够统一企业内部和外部各个利益相关者

的价值观,进而对于新产品开发过程增加一个可持续的维度,进而从新产品初始模糊前端规划上确保新产

品的开发最终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措施的投资能够加深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

系,进而增强新产品开发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46-47] 。 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和措施的改进,模糊前

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能够更充分的考虑市场需求,从而开发出更具有市

场认知合法性的产品[44] ,进而推进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产品开发过程。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在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H4a);
企业社会责任在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活动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H4b)。
综上所述,基于理论推导,本文构建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针对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新产品开发绩效,向陕西、河南、四川、山东和重庆的

高新产业园区和孵化器内的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模糊前端团队负责人发放了问卷进行调研,调研时间为 2022
年 4—6 月。 本文将模糊前端团队负责人定义为从模糊前端阶段开始到新产品的商业化阶段的新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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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基本特征(n=357)
特征 分类 样本数 占比(%)

企业规模

1 ~ 50 人 103 28. 85
51 ~ 100 人 233 65. 27
100 人以上 21 5. 88

企业成立时间

1 ~ 3 年 154 43. 14
4 ~ 7 年 196 54. 90
8 ~ 10 年 7 1. 96

所属行业

机械装备制造业 78 21. 85
生物医药制造业 82 22. 97
电子装备制造业 54 15. 13
日用品制造业 140 39. 22

其他 3 0. 84

过程中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保证回收数据样本的可靠

性、客观性和全面性,首先发放了 30 份问卷来进行预

调研,随后在修改问卷内容和题项的基础上,通过电子

邮件形式,发放了 432 份问卷,回收问卷 373 份,剔除无

效问卷后得到 357 份有效问卷,数据样本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为了满足问卷调研结果真实可靠

性,同时与本文的理论推导和研究对象相符,发放问卷

的对象满足了以下条件:①根据 Cockayne[48] 对于创业

企业的定义,仔细按照企业成立时间低于 10 年和企业

组织架构相对扁平化的定义划分了作为调研对象的制

造业创业企业,并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确认了

企业的属性,最后向这类创业企业发放了问卷。 ②根据 Markham[2]的研究,只针对建立了完善而正式的模糊

前端创新阶段的企业进行问卷发放,同样在发放问卷之前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确认了被调研企业具有正式

的模糊前端过程。
(二)变量测量

本文除了控制变量之外,其余变量的题项均采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问卷发放。 “1”表示非常不同

意,“5”表示非常同意。
(1)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 本文将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分为两个变量: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

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 在预调研过程中,经过对制造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负责人的访谈,确认了模

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的机会来源全部来自市场,主要分布于同行市场,政策制定机构和投资人。 基

于此,本文借鉴了胡海青等[16] 、OBrien[26] 及 Guo 等[49] 开发的关于机会识别的量表,将模糊前端机会识别活

动的度量分为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对于市场创业资源的识别。 针对模糊前端新产

品概念生成活动的度量也设计了三个题项。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的题项借鉴了 Li 等[50] 和 Seboni[51] 等

的研究,同时通过预调研期间对制造业企业模糊前端团队负责人的访谈,将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的维

度划分为品牌的新引力,产品概念的新颖性以及产品概念的消费者接受程度。
 

(2)企业社会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量表度量上,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52-53] ,用以更好地反映企

业社会责任在价值观上的统一。 同时,在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的设计上,也在预调研中咨询了企业模糊前端

负责人,根据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普遍规范最终将企业社会责任的题项分为了三个维度:环境责任、员工责

任和慈善责任。
(3)新产品开发绩效。 根据之前学者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所开发的量表和研究[2,4] ,本文认为制造业

创业企业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度量应该基于过去两年新产品的市场表现。 因此,本文确定了新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和新产品的实际利润作为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两个题项。
(4)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企业规模和企业成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信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 SPSS
 

23. 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 表 2 展示了样本数据的信效度结果。 根据数据

分析显示,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都大于 0. 70,所有变量的临界比值(CR)都大于 0. 70,所有变量的平均

提取方差值(AVE)也均大于 0. 5,展示了量表较好的信度。 同时,Kaiser-Meyer-Olkin 值(KMO)= 0. 897,大于

0. 7,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 6732. 412,概率(P)= 0. 000,所有的题项都能根据理论预测落位到

4 个变量之上,并且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都显著且大于 0. 5,显示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最后,运用了

Harman 单因子检测法检验了样本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分荷载量为 21. 074%,说
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样本数据中并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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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
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模糊前端新产品
机会识别

我们会经常性的在凑合利用的前提下,在模糊
前端阶段从市场、政府和投资人处识别有关新
产品的机会

0. 687 0. 742 0. 623 0. 841

我们会经常性的在即兴而为的前提下,在模糊
前端阶段从市场、政府和投资人处搜寻有关新
产品的想法

0. 748

我们经常性的在知足决策的前提下,在模糊前
端阶段思考有关新产品开发的新思路

0. 765

模糊前端
新产品概念生成

我们在凑合利用的前提下,在模糊前端阶段总
是认真考虑新产品的品牌吸引力

0. 913 0. 901 0. 842 0. 889

我们在即兴而为的前提下,在模糊前端阶段总
是认真考虑新产品概念的新颖性

0. 865

我们在知足决策的前提下,在模糊前端阶段总
是认真考虑新产品概念的消费者接受程度

0. 827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环保责任 0. 811 0. 847 0. 665 0. 702
企业的员工责任 0. 803
企业的慈善责任 0. 817

新产品开发绩效

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两年有了明显增长 0. 834 0. 785 0. 765 0. 823

新产品带来的实际利润在过去两年有了明显
增长

0. 876

因为结构方程模型被认为是检验有中介效应的理论模型的最合适的方法[54] ,因此,在假设检验部分,本
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验证所提出的假设。

(二)相关性分析与拟合优度检验

首先,本文检验了数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如表 3 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两两变量之间相关

系数均未超过
 

0. 50,表明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而后,运用软件 Amos
 

23. 0 验证了样本数据的拟合优

度,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

表 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1.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 1
2.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 0. 370∗∗ 1

3. 企业社会责任 0. 345∗∗∗ 0. 287∗∗ 1
4.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473∗∗ 0. 323∗∗ 0. 367∗∗ 1

均值 3. 962 4. 073 3. 756 3. 786
标准差 0. 927 0. 882 0. 902 0. 785

　 注:∗∗∗表示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4　 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分类 χ2 χ2 / df
CFI

(比较拟合指数)
GFI

(拟合优度指数)
NFI

(规范拟合指数)
IFI

(增值拟合指数)
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数值 47. 258 1. 231 0. 946 0. 979 0. 989 0. 996 0. 037

标准值 >0 <3 >0. 9 >0. 9 >0. 9 >0. 9 <0. 06

(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运用软件 Amos
 

23. 0 来验证根据假设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 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0. 314,
 

P<0. 01),因此假设 H1a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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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

立。 与此同时,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同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关

系(b= 0. 245,
 

P<0. 01),假设 H1b 也得到了支持。 而后分别检验了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正向显著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b= 0. 052,P<0. 01),因此假设 H2a 成立。 同样的,模糊前端概念生成正向显著影响企业社会

责任(b= 0. 541,P<0. 001),证明假设 H2b 成立。 最后,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关

系,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同样正向显著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b= 0. 723,P<0. 001),为此假设 H3 也得

到了验证。
(四)中介效应检验

接下来运用软件 Amos
 

23. 0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如表 5 所示。 因为模糊前端创业

拼凑活动包含两个变量(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所以分别检验了企业社会

责任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中介效应以及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和新

产品开发绩效的中介效应。 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在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和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上

均不包含 0,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分别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对于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表 5　 中介效应模型的路径系数

变量 系数
偏置修正后的 95%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总效应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420∗∗ 0. 313 0. 712 0. 314 0. 716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056∗∗ 0. 022 0. 147 0. 020 0. 142

间接效应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323∗∗ 0. 302 0. 678 0. 298 0. 686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267∗∗ 0. 145 0. 149 0. 146 0. 151

直接效应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041∗∗ 0. 021 0. 103 0. 019 0. 103

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企业社会责任-
新产品开发绩效

0. 035∗∗ -0. 032 0. 167 -0. 037 0. 163

　 注:∗∗表示在 0.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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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设 H4a 成立。 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中介作用,分
析结果显示,在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上不包括 0,但是在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上包括 0,因此,本文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于是假

设 H4b 成立。
(五)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只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模糊前端

创业拼凑活动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表 6)。 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无论对于模

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还是对于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

关系都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因此,认为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完备和有效的。

表 6　 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 系数 CR SE
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假设 H1a 的调节作用 0. 327 4. 102 0. 043
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假设 H1b 的调节作用 0. 158 2. 002 0. 086

五、结果讨论与建议

模糊前端创新在制造业相关研究领域内通常被认为过于模糊,难以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本文基于资

源基础观的视角,将创业拼凑理论嵌入模糊前端新产品创新,同时引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变量,探讨了

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关系。
(一)理论意义

首先,将资源基础观视角融入了模糊前端创新活动的理论分析,指出了模糊前端的新产品机会识别活

动和概念生成活动是基于企业对于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挖掘以及利用,进而用于新产品的前期创新,证明了

模糊前端创新并非是不可捉摸的存在。 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证明,模糊前端机会识别活动和概念生成

活动都是通过对于企业内部和外部不同资源的获取以及利用来进行新产品开发的最初创新的,而模糊前端

的创新成果将会对新产品开发的最终绩效产生决定性的正向影响。 这一理论论证补充了新产品开发前期

阶段的理论不足,丰富了制造业模糊前端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的空白。
其次,通过对于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的理论建设和推导,创新性的将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

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归类为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 同时,在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的框架下,验证了

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均正向显著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经过对于新时代制

造业创业企业创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推导,实证结果显示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活动和模糊前端新产

品概念生成活动也同时正向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这一结论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创业拼凑的概念前置,运
用到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模糊前段创新过程之中,在模糊前段创新的框架下创造性的探讨了模糊前端创业拼

凑活动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
最后,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的推动下,经过理论推导和问卷调研的分析,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模糊前端

创业拼凑活动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深入的将制造业创业企业的盈利和价值观创造融

入了整个制造业创业企业的价值生态链,为企业的价值创造和利润创造之间的鸿沟建起了一座桥梁。 这一

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能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也能从长远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总体

绩效。
(二)管理实践的启示

由于制造业生产的重点集中在工厂大规模量产,所以模糊前端创新在制造业领域的实践中通常不被重

视。 然而,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模糊前端创新对新产品的市场化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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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创业企业属性,创业企业的组织结构相对较小并相对扁平化,相较成熟企

业,制造业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力更足。 然而,组织结构的相对轻盈也会导致创新资源不足的困窘,不免在新

产品的开发上掣肘创新能力。 因此,在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下,一切有利用价值的资源都可以称为模糊前端

阶段的进行凑合利用、即兴而为和知足决策的灵感源泉,进而提升制造业创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而

又因为模糊前端创新阶段式制造业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阶段,因此在此阶段内对于资源

的搜寻和利用能从新产品开发过程的一开始就疏通整个新产品价值链,为后续的新产品开发过程打下坚实

的基础。
其次,由于模糊前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对于创业拼凑理论的分析和运用,将模糊前端新产品机

会识别和模糊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归纳为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指明了模糊前端新产品机会识别和模糊

前端新产品概念生成是在凑合利用、即兴而为和知足决策三要素的架构下展开,拓展了创业拼凑理论的边

界,为模糊前端创新和创业拼凑理论搭建起了理论桥梁。 对于制造业创业企业来说,后疫情时代的创新发

展机遇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因此,利用创业拼凑理论来进行模糊前端的新产品创新活动能够

卓有成效的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有效资源,同时节省创新成本,以达到提升新产品创新效率的目标。
最后,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研究探索,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扮演的中介作用。 因为企业社会责任

所肩负起的环境、员工以及慈善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实

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制造业创业企业必须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主动承担实施企业社会责任

相关措施,同时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才能在长期意义上保持企业的整体经济绩效。
通过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实施,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才能够更好地触达新产品开发的后期阶段,
提升新产品市场化的效率和成功率。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选取制造业创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探究制造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创业拼凑活动,企
业社会责任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 然而,模糊前端创新阶段不仅存在于制造业,也同时存在

于服务业创业企业。 因此,有关服务业创业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挖掘。 另外,由于学者们

并未对模糊前端创新活动的分类达成一致,模糊前端阶段还存在其他创新活动,对于这些活动的研究也值

得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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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zzy
 

Front-e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rtups’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From
 

a
 

Resource-based
 

View
   

Huang
 

Jiaxu,
 

Hu
 

Hai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Fuzzy
 

front-end
 

(FFE)
 

is
 

the
 

research
 

frontier
 

of
 

management
 

studie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industrial
 

ciecles,
 

the
 

CCP’s
 

20th
 

report
 

also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nufacturing
 

startups
 

in
 

determining
 

China’ 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w
 

to
 

utilize
 

FFE
 

innovation
 

to
 

increase
 

manufacturing
 

startups’performance
 

becomes
 

a
 

crucial
 

goal
 

of
 

both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F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NPD
 

performance
 

by
 

adopting
 

a
 

resource
 

based
 

view
 

was
 

studied.
 

It
 

surveyed
 

357
 

manufacturing
 

startups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he
 

data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startups
 

show
 

that
 

FF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NPD
 

Performance.
 

FF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also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tartups’ CSR
 

engagement.
 

CSR
 

engagement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tartups’ NPD
 

performance.
 

CSR
 

also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F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and
 

NPD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triggere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FFE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words:

   

fuzzy
 

front-e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ctivit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NPD
 

performance;
  

resource
 

bas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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